
荷花又叫莲花、芙蓉、芙蕖、菡萏等，在古代民间，一

直有夏天邀人赏荷，秋天采莲怀人的传统。

荷花很早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荷花以其艳丽幽雅

的风姿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诗经》就有荷花的描述

“山有扶苏，隰与荷花”“彼泽之陂，有蒲有荷”。

荷花自古就被文人喜爱。《郑风·山有扶苏》中写道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南朝《西洲曲》中写道：“采莲南

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荷花还是

相思愁苦之花。孟郊的《怨诗》“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

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以痴心执念的想象来抒

发女主人公愁苦深重的相思之情。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

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

杀人。”唐朝李商隐《赠荷花》，在世人眼里花是美好的，

而叶子是无足轻重的，花儿栽在金盆里，而叶子落地为

尘土，化作泥土更护花。但荷花的花与叶却搭档得很

好，长长的日子里，它们相互照应着，扶持着，一直到绿

叶渐衰，红花谢落。深秋的残荷往往让人生出无比的惆

怅。

“红白莲花开共塘，两般颜色一般香。恰似汉殿三

千女，半是浓妆半淡妆。”宋代杨万里《红白莲》描绘了阳

光融融，一湾清澈的湖水里，红莲与白莲肩挨着肩静静

地生长着，若有若无的风吹过，它们轻轻地颤抖着，风中

挟着荷花的芬芳。半浓半淡的荷花，宛如汉皇宫中无数

婷婷的妙龄女子，有的浓妆重彩，有的清丽脱俗。

“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

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宋代张耒《莲花》则写了静静的

一池湖水宛如碧玉一般，泛着微微的涟漪，如伞一般的

荷叶在风中轻轻摇着，就像摇动着的扇子。荷花立在水

面上宛若仙子一般，似乎在比着谁的妆容最艳丽，荷花

在明净的水面上，轻轻摇曳，像女子的凌波微步。诗中

的荷叶荷花是那样的美好。

“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相到薰风四

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清代石涛《荷花》中，五寸的荷

叶托着娇好如美人一样的荷花，荷叶如萍密密地贴在水

面上，湖水像是盖上了碧毯，但是船儿依然轻轻穿水而

过，农历四五月间夏风轻轻掠过，重重叠叠的荷叶荷花

恰好把美人的杨柳细腰遮住。这首诗如

电影里一个镜头，画船上的美丽女子，在

刚好没腰的荷叶荷花中穿行，好一幅优美

的画面。

荷花有“花中君子”之誉，不仅有色有

香，有情有义，更可贵的是有节有操。荷

花的高洁和默默奉献的精神，是我们灵魂

最高的追求，心如莲花，人生才会一路芬

芳……

读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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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地铁门，发现一个空位，我赶

紧坐上去。看看四周，有不少乘客站

着。无论站着的，还是坐着的，大都在

低头看手机。右手旁有两个乘客一边

看手机一边聊天，对面有一个乘客对着

手机屏幕在打瞌睡。乘客们应该和我

一样，都是上了一天的班，终于熬到下

班了，在地铁里自由自在地看手机是再

正常不过了。特别那些是站着的，沉浸

于手机的世界完全可以使自己忘记站

立之累和拥挤之烦。

我也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先是刷朋

友圈，然后是浏览我喜欢的几个公众

号。面对一个挨一个站着的人，我拥有

了优越感，看起手机来开心极了。

颈椎有些酸痛，我抬起头，活动了一

下脖子，才知地铁正在上人。只见一个

戴眼镜的白发老人进来了，背着一个旅

行包，文质彬彬，身材健壮。薄毛衣外面

套着一件西装，他袖口手腕上隆起的肌

肉，令我联想起前几天在一本杂志上看

到的一个外国老年健美冠军。

白发老人刚倚靠在车厢壁上，便从

包里掏出一本书开始看。人各有所好，

他看他的书，我依然低头刷我的手机。

这时，也有年轻乘客过去轻拍那个老者

的肩膀，小声对他说话，应该是给他让

座。只见他微微一笑，说，不用不用，谢

谢！然后继续看他的书。

车厢内变得明亮起来，地铁钻出了

隧道，进入轻轨疾驶。窗外夜幕已经降

临，在灯光中，我又看了一眼那个老者，

发现他的嘴唇在动，似乎在喃喃自语。

我突然明白过来——他在朗读。我听见

了他轻微的读书声，好奇心驱使我俯下

身去，悄悄地歪过头看，看了半天，才看

清那是一本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

活》。

我想给他让座，并和这个老者攀谈，

然而，他全神贯注，应该已经忘记了地铁

和身外的世界。

又一站到了，只见那位老者将书本

合上后装进旅行包，然后双肩背起包，

包似乎有点重。我的目光又紧紧跟踪

他出了车厢。我又有了新发现——他

是一个残障人士，他的腿是瘸的。我想

起身，走出去帮助他，可车门转眼之间

就关闭了。

我又低下头看手机，看见自己满头

的白发，才想起自己业已四十多岁了。

突然我微微颤栗了一下……过了一会

儿，我看见了那个朗读者渐行渐远的背

影。我忽然发现，他像我死去多年的、

去世那一天还在读书的外祖父。

我放下了手中的手机，目光驶向窗

外的人流，以及城市的万家灯火。

夏天的午后

小区的树荫下
轮椅上的母亲眯着双眼
还在打盹

不远处的丁香花
开得正盛
氤氲的幽香中
有那一年你的味道

一想到你
坐在台阶上的我
把手中的香烟
狠吸了两口 （良 木）

短诗一束

下辈子

一盘耕牛肉端上桌
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主人流着口水哺喃自语——

牛啊，下辈子我变草料来补偿你
或者，你做主人我做耕牛也行

鹅卵石

江水滔滔，一路翻滚
不但带走风，带走花瓣
还带走石头的棱与角

身体失去尖锐
等于失去刺与刃
洪流中，你看石头步步后退
身体渐渐弓成椭圆

成为一颗卵

一堆又一堆
搁浅在沙滩上的
除了愈加冷硬的包裹
还有登高望远的梦 （殷贤华）

失踪的猫

一只叫胖虎的白猫
不见了

楼栋上下，小区里外
反反复复地搜索
大声小呼地叫唤
它仿佛已经变成了一只黑猫
让夜色友好地吞没

早上五点多钟
我听见入户门被一下下猛烈地撞击
急切，暴怒，像是在眼前
燃起奔腾的火
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胖虎

我只是想知道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它
如何度过这漫长的一夜
还让自己白色毛发一尘不染 （相海龙）

蹄窝里的草

那天，恰与骑马人相遇
他在破碎的蹄窝里
打捞一枚掌钉

骑马人转身远去
背影蓝成长天
而掌钉，已长出叶子

我看见一只断腿的蟋蟀
拖着草原的路标
艰难地，爬出盆地 （张凡修）

在生命中（外一首）

岁月并不仓促
一切哀伤皆不漫长
行走在生命中
好坏自有公道
只要认真的生活
幸福会随时光临

云的自由

一片片白色的云
穿过高山
穿过时光
自由的云
在诗人的眼中
充满了真善美 （经永城）

荒芜

菜园子杂草节节攀升
老父亲胡须姿意纵横

岁月把母亲走后
坐冷板凳的水龙头锈个够

奔进小康的邻里
不再理会隔壁的收成

唯有流连老宅的夏日风
飘拂这满目的荒芜

聆听，涌出家园深处的
每一根汗毛的孤零 （贾文华）

回老家时，父亲高兴地告诉我，租客刚刚打过电话，

今天要来出租屋填报高考志愿。

老宅三百米外，是一所高中复读学校。每年都会有

一批学子来这里重拾大学梦想。老宅房舍简陋，所余空

间不大，只够陪读一家人将就使用。来看老宅的人不

多，肯留下来入住的大多是看上租金便宜。父母亲并不

在乎，只要租客中意，能相处一年就是缘分。

去年夏天入住的男孩来自农村，高考成绩距离二本

线还缺十几分，起初觉得复读也没有多少希望，于是跟

随母亲务工。一段时间后，男孩切身感受知识的重要

性，主动要求再复读一年。

出租屋是男孩自己选定的，一方面是因为老宅安

静，远离街道。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三十年前我们兄

弟二人就是在这里励志读书考取大学的。

男孩的妈妈几天前打电话给我父亲报喜，说孩子今

年比上一年多考了一百多分，成绩远远超出一本线。根

据孩子要求，要把好消息和经常鼓励他的房东分享一

下。

晌午时分，男孩提着一篮水果从学校赶过来了。男

孩重新坐到小小书桌前，让他妈妈拍照，他说出租小屋

的时光永远难忘，他要把美好的记忆留存下来。男孩认

认真真地模拟高考志愿填报，他的母亲很快在朋友圈发

了一条消息：“孩子，妈妈为你的成长骄傲！”

男孩离开时，非常有礼貌地和我们话别，看得出，他

是带着一颗感恩和希望的心离去的。父亲说，这孩子比

去年来时更懂事了。

不热不夏天。

我对夏天喜厌参半。喜夏，自有消夏之法。

厌夏，厌夏之酷热，夏之烦躁。

不过，喜，得过，厌，也得过。

现今，已入后半夏，那就找好度夏之法吧。

吹空调，是一法，摇蒲扇，也是一法。

前几天，有朋友邀约驾车去海拔高一点地方避

暑，我说哪哪儿都热，待家吧。朋友鼓动，家有空

调不错，但你敢出门么？门外，寸步难行，街上在

下火呀。祖国如此辽阔，凉快地方多着呢。是

的，现代人会享受，冬天御寒，盛夏避暑，道道多

了去，即使千里迁移都不算啥。

可古人不行，任他脑洞大开、施尽浑身解数，

也完成不了现代人某些操作。

古时无空调，无电扇，但古人有的是消夏之

法，他们消夏，真还算得上自然，环保。而且他们

消夏，还能消出相当多的意趣来。

北宋梅尧臣无疑懂消夏。择花木葱茏禅房，

静心品茗纳凉。他消夏带禅意，深山寻一禅房，

陪花草树木说话，与山水对弈，煮茶，静坐，慢慢

消磨卷中时光。宁静如斯，惬意，惬意。

相对来说，李白消夏要俗一点。懒摇白羽

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不

羁诗仙略显粗陋凡俗，他的狂放，在盛夏之时体

现得淋漓尽致，裸胸，袒背，脱巾，丢衣，慵懒地把

自己俗体放置于大自然松风明月之下，放浪形

骸，逍遥快活，独享山林无尽馈赠，此时李白与老

百姓无二。

同朝白居易，消夏档次高不少：何以消烦

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避

了世人打扰，独居院中，清幽如是，自然少烦恼，

静心休养时，思绪悠远，眼里不存物，内心自然

纯，如此遵从自己内心，当然会有清风徐来。你

看，白居易多潇洒，目中无夏，任尔骄阳似火，他

自无视，这是不是与心静自然凉有异曲同工之

妙呢？

徐陵算是异类消夏。这位南宋诗人，他居

然靠酌酒消夏：纳凉高树下，直坐落花中。狭径

长无径，茅斋本自空。提琴就竹筱，酌酒劝梧

桐。酒之燥热与夏之暑热，诗人徐陵却能将两

者高度统一，奇不？不过，我查了资料，徐陵写

此诗时，正是仕途不顺屡遭贬谪之时，这郁闷心

情肯定好不了，热天八月，以酒解愁也解释得

通。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徐陵不一般，因

为他靠一壶杜康，便解去所有烦忧，所以他饮酒

消夏是值当的，自我解压了，潇洒与旷达了，其

忧郁症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借助棋琴书画，与夏共眠。松月生夜凉，风

泉满清听；荷风送清气，竹露滴脆响；干竿竹翠数

莲红，水阁虚凉玉箪空。这是文人雅士之消夏，

而老百姓消夏就简单多了，或一扇，或假寐，或躺

平，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那些年，

我们凭了一冰棍，一汽水，一西瓜，“下咽顿除烟

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嘴中嘁嘁嚓嚓，喉结咕

咚有声，唇齿咬合不断，甘甜若饮露，暑热随之而

去，夏之不热了。那些年，我们寻一池塘，或一小

溪，一入水，扑通有声，畅快无比，那是童年的天

堂。那些年，我们搭一晒席，放一簸箕，吹着风

车，绻了睡，一睡一通宵，喜之不尽。

夏也就此消了。

热恼渐知随念尽，清凉常愿与人同。我信了

心静自然凉，便开始读书，便开始品茗，在书中寻

觅那份静，在茶中寻找那份清凉地。

前几天，读到一篇花开半夏之文，花开，心情

开，夏也不热了。

念旧而不古，择法而消夏，甚好。

每个城市都有街角，城市越小街角越多。

就如我，每天出门，都是要经过那个不大的街角，再

拐上主路。那个街角一直有人摆摊，只不过这些年来换

过好多个主人。旁边还有个花坛，墙上也长满了枫藤，

让街角有了一种鲜活的生气。

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就蜗居于那个街角不远处

的一个老旧小区。那时，街角处是一个报亭，兼营电

话。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座机都很少，所以大街小巷都

会有很多电话亭。有个时期，时兴传呼机，也就是 BP
机。传呼机一响，就立马寻一部电话打过去。所以，电

话亭的生意都很好。

因为喜爱文学，我会经常站在那个小报亭前，买报

纸或是杂志。时间久了，与报亭的主人就成了朋友。每

次站在报亭前，她总会笑着对我说，你要的那个杂志还

没有到，别的要么。只是后来，手机逐渐普及，不需要街

头电话了，买报刊的人也越来越少，那个报亭所在的地

方就变成了补鞋子的摊子。

摆摊的补鞋匠是一位手指残疾的男人。外地人，

说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我常常去补鞋，时间久了，

就成了熟人。有时，鞋子在那里一放就是十天半月，

虽然送他那里修鞋的很多，但他总是记得哪双鞋子是

你的。

后来，补鞋修鞋的人越来越少，好几次听他说，生活

水平高了，补鞋修鞋的人少了，要回老家。

有一天，从那里经过，没见到补鞋摊了。摊位换成

了一对卖锅贴的夫妻。落有灰尘和粘着油斑的灰色长

衣与煤油桶改装的烤炉浑然一体，旁边的操作台上还有

一块写有“**锅贴”的招牌。

每天早上，总会有一两个小商小贩的菜担子停在那

个街角边。担子两头满篮青菜、莴苣、四季豆、番茄什么

的沾满水珠儿，鲜嫩可人。扁担就随意放倒在地上，卖

菜人都是席地而坐。这样的姿势刚好提供她们关注路

人手中买菜的提篮或购物袋，视线平行，看从面前路过

的人，会不会看中她们篮子里的菜品。

有时晚上散步回来，也会在烤锅贴的摊子前停留一

下，看着那男的熟练地和面、揉面、做饼。看那女的熟练

的将烤炉中的锅贴翻面，取出，刷上辣的甜的咸的各类

佐料，装进一个特制的纸袋子，递给顾客。

有时我也买一个锅贴，让那女的装好。那女的头也

不抬起就说，是带给家里的人吧。我很奇怪，你怎么知

道？她才抬起头来微笑着说道：“我观察很久了，你总是

拿着，走很远也没见你吃一口。”原来，我也是被别人观

察的对象。

也是，我就是这个街角的一道风景，有时候也走

入画中，成为穿越这个街角舞台的角色，为一幕生活

剧跑龙套。每天去上班，从街角的对面通过，进入另

一条大街，然后又走进另一条小巷，再进入单位院子，

开始一天的忙碌。大概在接近黄昏的时候，我再次走

过街角回家。这时，街角开始热闹起来，很多人围着

那个烤锅贴的摊子，一定是在等候新鲜出炉的香喷喷

锅贴。

斗转星移，那个街角足够见证这座城市的烟火流

年。现在的我，也早已搬离了那个陈旧小区，偶尔回到

那里，总会不自主地驻足视望，街角还在，那个卖锅贴的

小贩也还在。车水马龙的闹市里，街角依然保留着一个

小摊位，也是不可或缺的烟火气息。

地铁朗读者 □ 杨建营

□ 王家年

到出租屋填报志愿
□ 何愿斌

街角的风景
□ 鲁 珉

何
以
消
夏□

黎

杰


